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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序章

這是第一次寫小說，事實上以前也有想過要寫

不過自己身為設定廚的習慣看來還沒改掉阿

事實上故事整體架構開頭到結尾都已經構思好了

現在只是針對細節的部分去鋪陳，目前來看要有一些情色的東西可能是沒有

只是希望針對於石漱和彌生兩人的感情

以及未來的轉變多些描寫，希望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設定廚的用語解析：

孔海城：不用講吧，現實中那家超大的公司

右岸：避免被河蟹或是不必要的政治議題，就用左右岸來替代（別問我政治取向）

App狂熱：事實上應該稱為行動裝置的戰爭吧，目前來看娛樂性和完備性來說是iOS陣營領先，安桌椅問題多多，不過後起之秀W8我到是蠻看好的，這話題有興趣可以慢慢聊。

––––––––––––––

西元2020年世界上最大的新聞莫過於世界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孔海城）被收購了。

此消息一出讓不少人跌破了眼鏡。

石漱，今年剛滿25歲，是右岸出生學歷只到高中畢業，英文程度連國小生都比不上，只是靠著失業時的App的風潮，搭上了致富的順風車而已，這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暴發戶吧。

也因此遭來不少抨擊和惡意的謠言。

「這種沒啥底子的暴發戶，只不過憑藉著一點運氣就以為能經營企業嗎？」

「他的私人助理田中彌生………該不會是田中集團的……」

「聽說常看到他出入紅燈區，真沒想到田中家的大小姐居然會被那種男人………」

這些話當然也如風一般傳進了石漱的耳內，拍桌大叫：「那群無用的傢伙甚麼都不懂，我或許只有高中學歷而且是名不見經傳的私立學校，也不懂英文，但我沒付出努力嗎？我辛苦的過程有人看到嗎………」

「我知道……我都知道，這一切的一切不是才剛開始嗎？乖，先別生氣，處理完公務後，針對於經營和語文都還有課要上。」

彌生用了不太流利的中文把石漱給徹底的安撫了下來。

是阿……這一切才剛開始。

石漱不由得回想起當年每天朝六晚11甚至12以後沒加班費，薪水也只有22k的日子。

當初就是受不了才離職，運氣……的確是一個名為智慧型手機App運用狂熱的運氣讓他賺了第一桶金，之後瘋狂的在投機中錢滾錢讓他有了厚實的資本。

此時，他心靜了下來，看著彌生面無表情的臉龐，但他知道彌生的眼神中已經透露著她無時無刻最擔心，同時也最信賴的就是自己。

當初有一筆雄厚的存款卻只能無所事事的揮霍，這一點意義都沒有，想到妹妹在日本留學就決定到日本去散散心。

就是到了東京，遇上了一個無怨無悔幫助他改變他一生的女人“田中彌生”

此時石漱心裡想著那田中彌生是愛著石漱嗎？那石漱是愛著彌生嗎？

當初也只是巧遇，慢慢的偶而遇到，逐漸的刻意見面，雙方互相訴苦。

人生自小被貶到大的石漱，因為妹妹太優秀，父母心裏只關心著妹妹，自己想要甚麼都沒辦法，最後逐漸的喪失對於事物的熱情，毫無目標渾渾噩噩的活了大半生。

彌生是田中家的獨生女，更是田中集團當家唯一的千金，自小到大不斷的接受諸多的英才教育，這也意味的這是田中的當家打算不斷的提高獨生女的價值，準備適當時，把她賣了，買主也很理所當然的會成為下一任的田中集團的當家。

接著就是最老套的故事情節，窮的只剩下錢的暴發戶和毫無自我有如籠中鳥的千金，雙方在一起有如一觸即發，不過這不是在愛情或性慾上建立的基礎，而是在報復及絕望之下建立的基礎。

「與其渾渾噩噩靠存款過一生。」

「與其當個產子工具過一生。」

「那還不如趁現在博一場，日後我要捲土重來報復他們。」兩個人都有同樣的心聲。

彌生逃離了田中家，石漱是在彌生的教導之下飛奔到了美國。

用投資移民的方式成立了公司，隨即用就業簽證的方式雇用了彌生成為私人助理。

石漱繼續製作和修正新的App，而彌生則是協助客戶和洽商、招募職員、人事安排等儼然是公司實質的經營者。

共同努力了兩年，終於資金完備，公司也上了正軌。

「孔海城？」彌生不解的說道。

「對，是孔海城沒錯。」

「為什麼要收購孔海城呢？您應該也明白基因改造這一點最近引發了不少爭議在，同樣的該公司雖然是世界最大的農糧生技供應商，但是營收卻逐漸下滑，而且那家公司也應該有不少問題吧，若您想要掌控糧食市場是不是要考慮ABCD這四家糧商呢？」

「哼，這四家只是用資本去壓榨農民壟斷市場來賺錢沒啥實力的公司，而且………孔海城就算下滑也應該有獲利吧………」

「這……是沒錯……可是……」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妳如此的猶豫不決啊，的確這看來是個無謀的計畫沒錯，我信任妳我決定全盤托出，這是我遠大計畫，同時也是我們對現金體制以及那群掌權者最大的復仇。」

聽完之後，彌生深深感到恐懼，這個計畫坦若成功的確是可以改變整個世界，但是真有那麼容易順利嗎？不！一定能成功，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大戰略，根本沒人想得出來這樣的計畫，當初的選擇果然沒錯……

「怎麼了？妳………」

「我？」

彌生發覺自己整個腔調變了，摸一摸臉………流淚了，這是感動流下的淚、這是喜極而泣的眼淚，這樣的眼淚恐怕這是這輩子第一次流吧。

「擦一擦吧，漂亮的臉蛋染上了淚水就不好了，妳不是個適合喜怒哀樂的女人，妳必須永遠面無表情的徹底協助我才對…」

「是………」

重新整理情緒的彌生和趾高氣昂下達命令的石漱，他們兩人都沒發現自己已經徹底的改變了。

出乎意料的收購孔海城的情況非常順利，價格壓的極低省下了2億元的預算。

收購完畢之後縱使有諸多的批評使的石漱大發雷霆，也都被彌生巧妙的排解掉。

孔海成股票下市，成了石漱一人的私人公司，董事會徹底的改組，並且成立技術法律研究部門，之後的行動也使眾人跌破眼鏡，不過質疑成了讚許、批評變成了肯定。

過去有不少因為農戶買了種子種植之後因為外力，像是風、鳥類、昆蟲等其他意外跑進其他農戶的田裏發芽的情形，孔海城一律是用竊盜控告那些無辜的農戶，天價的賠償貧窮的農民們當然繳不出來，不僅田地被沒收也吃上了牢飯。

石漱主動藉由該部門成立調查委員會，來撤銷告訴並且賠償，昔日在孔海城工作的主管怎麼都沒想到自己除了被開除走人之外，還要面臨誣告、偽證以及違反人權的官司。

同時石漱也宣布將不會把基改作物用在食用上，但是孔海城還在販售基改種子這個狀況還是讓人們有不少疑慮。

隔年石漱的新工廠的完工解決的眾人的疑慮，因為家家戶戶的食用油，有的是動物油有的是植物油，中間又分牛、葵花、葡萄籽、大豆、橄欖等無法有效的集中。

石漱雇用了不少煉油業中的研發人員和諸多大學合作，只要回收機制一成立，不管甚麼，經由專利的煉製方式都可以大量生產品質穩定的生物柴油，同時也通過了廢氣排放的標準，加上石漱掌權後所賣出的基改種子重新改良，對於土地的回覆力有良好的效果。

這是一個多方面的成功，此時田中集團的當家，田中太郎要求和石漱會面。

–––––––––––––––––––––––—

「疑？今晚不想上課？身體不舒服嗎？還是………」

不上彌生的課對石漱而言是極為罕見的事情，通常的理由不是身體過度勞累而臥病在床。

就公司業務繁忙之後，作為一個正常的……不應該做是一個極度不正常次數和量誇張到別人的數倍之多的性慾處理。

不過這次倒是第一次遇上的，會面客戶。

不過彌生完全不清楚，加上石漱身體目前來看是毫無異狀，那極有可能是額外的性慾處理吧。

對於彌生而言這也是莫可奈何的是，只是自己已經完全效忠於他，只要石漱一聲令下自己絕對會自動脫好衣服躺在床上準備和他享受著魚水之歡。

自己是否沒有魅力呢？

這點彌生也想過，自己雖然都是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沒穿過迷你裙和高跟鞋，但是多少也有點自信。

彌生最引以為傲的是她那一頭柔軟又滑順的黑色長髮，平常因為工作方便才會紮起來。

對於瀏海的整理和有淡妝她都是嚴謹又精細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唉………」

嘆了嘆口氣，想當初石漱剛開始那龐大的自慰次數被彌生發現時的尷尬。

（公司創立一年後在石漱的住宅）

「你………可以不用在這裏一個人………」

彌生的意思是有必要她願意奉上一切。

沒想到石漱居然誤解了她的意思。

「是嗎………但是我第一次………不太想找妓女之類的……那妳幫我找找那種沒有錢的學生吧。」

這種回答讓彌生既驚訝又失望，不過也徹底的執行了石漱的指示。

沒有錢又愛參加派對或是需要繳學費的處女人選，當彌生拿出一整套的名單、裸照及私處特寫照和相關病歷供石漱挑選時，真沒想到仗著後面有一整個夏季連假居然選了30人。

除了秘密把那群女孩子送到目的地外，還要張羅地點食物以及必要用品，雖然和平常的工作相比這點份量沒甚麼，但是就是提不起勁，彌生也被感疲勞。

當一切準備好之後「那……我先行告退了………」彌生說著這準備要從即將變成31人淫窟的房間離開。

「不，妳留在這裏，不，妳不用脫衣服，那裏有椅子旁邊有書籍和雜誌，妳就先坐著，我叫妳時妳再過來。」

即使迷惑，彌生也乖乖的待著。

（或許自己是那第32人呢？）彌生也是如此期待著。

但很遺憾彌生錯了，這中間叫她的次數雖多，但是就只是幫忙料理餐點、送水、蓋被、送春藥之類的小雜事罷了，雖然整場淫亂的活春宮上演整整48小時，但是在彌生眼裡看來，自己也只是正常的工作兩天罷了。

因為自己是性冷感嗎？

不是！

彌生很了解自己的肉體很誠實的起了反應，自小到大知道自慰和性愛，但也僅於知道而已，根本沒實際做過，若要說和異性的親暱行為，那就是偶而和石漱牽牽手之類的吧。

不過這整整48小時弄濕而必須更換內衣褲的次數讓彌生了解到，自己是個女人，是一個想要被愛著的女人的事實。

即使自己帶著毫無表情的假面具，腦袋裏只有著電腦一般的思考，她還是徹底的了解到，她如果只是和石漱在一起的普通女孩的話，現在一定是幸福的笑著體驗著魚水之歡。

在思慮自己感受的同時，也驚訝的發現石漱的性能力算是（十分強大），不眠不休的運動，一小時平均射了3～4次，整整48小時只喝水不眠不休只為了做愛，不管是車輪戰還是人海戰他還是屹立不搖的。

剛開始只是一個新手要怎麼進去都不太會，有的也只是照書籍上的依樣畫葫蘆，但實際做過一次之後就有如身經百戰的老手一樣。

在彌生眼裏石漱並非不會念書才只有高中畢業，而是右岸的教育體制不適合石漱，把好好的寶石當頑石一樣去弄當然會沒啥成果。

在彌生獨特的教學下石漱迅速吸收了諸多知識和學識，不過目前的狀況來看，用雄性的本能來形容，或許更為貼切吧。

「呼………呼………彌生……？」

「是！」

看來這場活春宮結束了，30個女孩都深深睡去了，石漱也出現了疲倦的感覺。

「先給我水吧。」

石漱一連喝了好幾杯水，喘了喘氣調整呼吸之後。

「彌生，妳接過吻嗎？」

「嗯？………沒有。」

突如其來的問題嚇了彌生一大跳，不過她也在期待著或許石漱回覆一點體力之後，想在眾人沉睡之際和自己有一場既輕柔又浪漫的性愛。

「妳有擦口紅嗎？是會掉色的嗎還是？不對，在此之前應該問問妳刷牙了沒，應該沒睡醒過後的口臭吧？」

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又沒有禮貌的發問搞的彌生措手不及（或許他是想準備好吧。）彌生如此想著。

「有喔，淡淡的水蜜桃顏色，那是不會掉色的天然素材的口紅，放心，我正常刷牙漱口，還是說要我再去刷一次呢？」

這音調比平常還要高，自己的愉悅已經很明顯的透露的出來，不過在場的32人沒有一人知道。

「是嗎……妳過來一下。」

彌生到了石漱在的床邊，冷不防的被一把抓住。

「嗚…………」

石漱深深的吻了彌生。

（這技巧是在剛剛的48小時學會的？居然如此熟練，舌……居然把我的舌頭吸進他的嘴裏，嗚，他再咬……是想慢慢品嘗嗎？這……這……這次是近來，呼喚舔我的牙齒嗎？石漱，你的舌頭會不會太長了阿，居然舔到後面去………話說，他怎麼手還沒行動阿，照理來講應該要準備愛撫我的胸部了吧………）

在這種極度喜悅的抱怨之下彌生的胡思亂想終於被打斷了。

「真棒啊……妳的吻。」

「是…………」

「我真慶幸我是妳第一吻的對象，等等………」

看到彌生嘴裏還有些許的唾液，石漱毫不保留的全部喝掉。

「這……這……」

「看看，我們都吻了10分鐘了，過去48小時內我對一個女孩子連續使用的時間都沒那麼多啊，還有妳居然也會臉紅啊，真不像妳呢。」石漱自說自話的笑了。

「對了，麻煩妳清理一下。」石漱指著這48小時內一同奮鬥的夥伴。

他沒割過包皮，所以雖然站著，也沒那麼大，上面黏黏濕濕的透明液體也就是淫液和精液吧………

「等等………淫液和……精液。」彌生查覺到這48小時一直疏忽的事情，她也顧不得形象的把躺在地上隨便裹著棉被的女孩扒開淫穴來看。

「保險……………」

「喂喂，妳講甚麼阿，還有妳沒事跑去掰開別人的私處做啥，這不像是女人該做的事情吧，還不快點過來清理。」

「我當初給你的保險套呢？」彌生既驚愕的質疑到。

這聲調有如極地的冰山中蘊藏著猛烈的怒火一般。

兩人都被這語調給嚇到了。

「要……要……妳不要管啦，是我做愛又不是妳，難道，我是射在妳體內嗎？」

「但是，萬一懷孕的話………」

此時，彌生已經恢復平常平淡的語調並且帶上了毫無表情的假面具。

坦若彌生像個女人一樣發起脾氣，或許石漱也還能冷靜應對，但石漱了解到，彌生這種公事公辦的表情無庸置疑是最讓自己敬畏也是最值得一靠的彌生。

背後總裁，每個人都嘲笑石漱只是走了狗屎運找到一個這麼好的女人去幫他，也笑彌生傻，當初繼續在田中家的話現在根本不用過苦日子，只要更強話就能讓田中集團成為日本最大的企業集團了。

極度的自卑和過去的自卑加上不斷的嘲笑，每次彌生都會用那種平淡的語調去安撫他。

每次………

以為這可以讓他的心平靜下來，其實錯了，現在石漱發覺到自己根本沒有受過彌生的治癒與安撫。

連創傷的自尊心都要依靠這個女人去撫平嗎？

現在石漱從羞恥轉為不安，不安轉為憤怒，這是一股極大羞辱之下的憤怒，當中也有不少是彌生造成的………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所有的憤怒傾倒於站在石漱面前那個無辜又忠實的蠢女人。

「田中彌生」

這次是換石漱用前所未有嚴峻的口氣說話了，雙方的另一面又再次讓雙方驚愕不已。

「是………」

「妳是我的甚麼人，妳過去是如何對我發誓的，妳說啊。」

石漱這種憤怒的模樣是十足的可悲，因為有今日的他正是彌生不眠不休、無怨無悔的付出才有的，如今他拿著彌生打造的地位去壓制她，用昔日充滿生氣和復仇與憤怒，卻充滿著希望與愛的誓言壓迫著她。

「我是您最忠誠的部屬，我對您發過誓要一起改變這個世界，但是………這樣做對那群女孩，還有………」對我也是不公平的這句話遲遲說不出口。

「那就緊記自己的本分，我叫妳做甚麼妳就去做，我做的事情一定是正確的，妳不准質疑。」

一定是正確的？

此時彌生有生以來感到了恐懼，過去石漱是一個極富才華而且謙遜的人，如今卻把自我膨脹的這麼利害………

語畢，石漱跳下床強拉著彌生對自己下跪，並拖行到床邊，而彌生絲毫沒有抵抗。

「給我乖乖的清理。」

這個命令一下，彌生開始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性行為，幫男人口交。

「嗚……真利害啊………哈哈，我又翹起來了，真棒乾脆妳再讓我射一次吧，妳怎麼會的啊？剛剛看妳也只是一旁待命，我知道妳剛剛不見的時候是跑去換內衣褲吧，難道是邊看邊學會的嗎？對了，那些內衣褲還沒洗吧？」

「嗚……」因為頭被壓著彌生只能用搖頭回答。

「那真是太好了，等等全部拿來給我，這麼有魅力的美女濕淋淋的內衣褲拿來打槍一定可以獲得空前的滿足吧，對了要是味道或濕度不夠，我可是要妳立刻再穿回去喔。」

半是羞恥半是喜悅，羞恥的是他的性慾不但強大，性癖也太………

喜悅的是他………

把我當成一個女人，來看一個極富魅力的女人啊。

剛剛兩人險惡的氣氛就像是騙人的一樣，一人專心的享受，另一人用女人的身分幸福的服侍著男人。

「準備！射的時候，不准吐出來，給我喝下去記得尿到裏還有一點通通吸掉。」

此時，彌生嘴裏出現了又腥又苦的黏稠液體，她很努力的嚥了下去。

「尿道口是嗎？」

彌生仔細的吸，但是這次出來的是又騷又苦又鹹的液體。

「別想逃啊，哈哈哈哈哈………」石漱緊緊壓著彌生的頭，尿進彌生的嘴裏。

但是彌生也很認份的一口一口的喝完。

「真棒啊，不管私人助理也好，女人也好妳都是徹底完美的滿分啊。」

「是」彌生絲毫不以為意，畢竟前面諸多性癖好已經徹底見識過了，區區的尿到女人嘴裏也沒啥大不了的。

「還有啊，作為一個馬桶妳更是一流，看來妳沒發覺到吧，這兩天我都是用簡易型便盆解決的。」

「疑？………………………………」

「妳這女人真的蠢的可以啊，妳還真的以為剛剛的無理態度我會就這樣算了嗎？這次喝尿只是一點小懲罰，下次在頂撞我，我就要妳吃屎，還有她們誰醒來就要她們來大浴池這服侍我，聽到了沒有。」

語畢，石漱就獨自走出房間跑去大浴池洗澡。

雖然房間裏有31人，但是有30人深深的進入酣甜的夢鄉當中，只有彌生一人獨自醒著，默默的掉淚。

「小子，你運氣不錯，真的很不錯，老實說走狗屎運走到這種地步的人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用如此輕視對著石漱說話的就是彌生的父親，田中集團現任當家的田中太郎。

此時是在豪華酒店的中最豪華的私人會議室，裏面僅有田中太郎、私人助理優子、特地找來的華文翻譯雅軒以及石漱而已。

石漱表面上不以為意，事實上內心的怒火快要抵達了臨界點了，在多年之前的確會抱怨自己運氣不好，沒有中樂透、遇上了慣老闆、狗奴才般的上司，並且一心盼望著上天能給予好運，不過這都是過去的事了，自從在App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後，沒有一次是不靠他的努力籌措資金來添購更好的設備，並且使App的效能更好，這麼多年中，運氣和幸運這兩個詞，無庸置疑就是徹底否定了石漱的努力。

「運氣是嗎？我可不認為我僅憑運氣就當上盧恩石集團的總裁啊。」

盧恩石集團是在收購孔海城以及其他生技、醫療、能源、化學、資訊、電子等多家公司後不斷重新整併之後的一個新興集團，目前也是金融市場上最看好的後起之秀。

「是嗎？那我來告訴你吧，第一個幸運是智慧手機的戰爭，要不是偉大的水果公司徹底預測那種龐大的商機，你還有本事乖乖的待在家裏半年來搞嗎？你也只不過是從一家工廠換到另一家工廠持續做著枯燥乏味最低階的工人罷了。」

石漱大概也知道他會講出甚麼樣的話來，而且這種話根本毫無創意，都是那些週刊記者無聊寫出來之後一字不漏的拿來罵他罷了。

「在來真是不得不承認你卻時有些腦子，在景氣低迷時原油、大豆、麥子、稻米等期貨紛紛跌到歷史新低，你居然能在最低價時購買放著等人來炒作，之後財產是用千倍、甚至是萬倍來翻，根據事後的估計那時你可是名符其實的右岸首富啊，不過這個時機是運氣之一。」

石漱已經慢慢的從警戒變鬆懈，也從鬆懈變成輕視。

（這個傢伙………真的是田中集團的當家嗎？哼，講的話語不但乏善可陳、毫無創意，更重要的是根本沒啥能耐的樣子。）

「接著，就是你最強大同時也是持續著最久的運氣…………」

「喔？」

石漱大概也猜到這老頭要講啥了。

「那就是我女兒，說來真是可笑啊，當初我本來是打算把她培育成不管怎樣都能徹底維護田中集團利益的菁英，也當然打算找個優秀的男人入贅來維持住，真沒想到居然被你這小子奪走，本來是想說等她在外面吃到苦頭之後再讓她回來的，還真沒想到居然能夠把一家工作室擴大到如此規模，不僅如此時間和收購手法也是迅速又準確，這………超乎我的期待了。」

「你是說盧恩石集團並非我的成就，而是你女兒的作品…………」

即使每次都有人如此批評，石漱仍是嚥不下這口氣，的確整體經營上彌生幫了很多忙，石漱也把諸多大權委任給彌生，但是外人永遠這麼解讀-優秀的田中集團千金為了養自己的小白臉，居然搞了這麼大的公司讓他歡心，還讓他過足了企業領袖成為重要人物的癮呢。

無庸置疑彌生對石漱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但也是傷他最深的存在，因為彌生造就了眾多瞧不起自己，否定自己努力的人，不過石漱現在也只能繼續忍耐。

「那………癮過足了吧，你也該玩夠了，是不是要物歸原主了？」

「啥？你是說彌生嗎？有沒有搞錯啊，居然用物歸原主形容自己的女兒，而且別說我願不願意，我想她一定不願意的。」

石漱已經用極度不耐煩的語氣回話，一點禮儀都沒顧上。

「哼，小子你我是半斤八兩啊，把彌生的能力運用和發揮到超越極限的人不正就是你嗎？她的確是個好用的工具，但我也不得不承認，你是個巧手工匠，才能把這個工具的價值徹底發揮出來，拿去打造盧恩石集團這個藝術品，但是工具是我默許之下借的，你也該把工具還來之後，把我預定藝術品交過來，當然我不會低估其價值，我一定會給予滿意的數字。」

「你的意思是，你是打算連同彌生一起把盧恩石集團拿走嗎？老頭子你別太得寸進尺了，是彌生在我眼裏只是個很好用的工具罷了，但我告訴你不管是彌生還是盧恩石集團都是我的，沒人可以拿走。」

「小子，你應該也知道我是彌生的父親，單就父親而言或許對她毫無影響力，但是別忘了她也有個母親………還有從小和她一起長大的貼身女傭，麻美你應該認識吧………

「你到底想說甚麼……」

「那兩個人都在我手上喔，我當然很明白那孩子沒多少感情，但是正因為感情不多，不………應該要這樣說，因為感情投射的對象格外的有限，所以其質一定非比尋常吧。」

田中太郎似乎是在告訴石漱，彌生的弱點都在我手上喔，而你的弱點就是彌生吧，到時後就讓你和彌生一起相親相愛的滅亡。

多年前或許無法聽出弦外之音，經由彌生的指導之後也不得不冷靜下來評估損害，雖然沒親眼看過彌生其他表情，也不曉得這老頭會用何種手段脅迫彌生，就算彌生不會大哭大鬧的崩潰，也可能像是電腦當機一樣從此一蹶不振，現在集團好不容易上了軌道，最大的難題「資金」還有各部門的協調都需要彌生解決啊。

「我們田中集團是以傳統的輕工業開始發展，然後擴展到重工業，煉鐵、煉油、造船、汽車、飛機、甚至是工廠用的機具都有生產，你不覺得兩個集團組合起來很美妙嗎？」

「這………」

的確，這老頭威脅利誘，但是後面的誘惑的確很大，這也代表著可以更加迅速的推進亞洲的業務，加上自己能源產業的技術，搭上田中集團的規模………額外產業不僅由上之下的產業鍊貫穿，也可以左右來互相彌補不足。

「想要資金吧……田中底下有金控、證券、壽險、投資型銀行、商業銀行、甚至是一般的小型合作社都有，現在打算把壽險和銀行由日本擴大成國際型的金融機構，籌措到的資金，不用我說你也應該知道吧。」

石漱動搖的非常徹底，他明白到就算彌生不回到田中那哩，田中也能很輕易的把盧恩石給買下來。

「今晚不用急著回答，但我告訴你我很有很有誠信的，現在先開張支票給你作為依據吧。」

「甚麼支票？」

石漱心理相當不服氣的想到這老頭居然以為用錢就能收買我嗎………

「你該不會是心裏在想我在用錢收買你吧。」

「嗚………」

輸了，這場勝負石漱輸的一敗塗地，連自己都輕易的被人看穿了。

「放心吧，我知道你想要甚麼，是吧「女婿」啊。」

「甚麼？」石漱徹底的嚇到了。

「我要用彌生，還有田中集團來收買你，慢慢考慮吧。」

語畢，田中太郎和助理及翻譯紛紛離去，只留下驚愕的石漱。

「難道………我這輩子不僅要依賴彌生………更要成為那老頭的玩偶嗎………可惡！」

這個敗果，這個羞辱，徹底的傷了石漱僅存的自尊，也讓他狂怒不已。

諷刺的是，這時候石漱最希望有人來安撫她，這個人就是彌生。

––––––––––––––––––––-

沒想到又迅速的搞完一篇

不過中間寫著寫著只想到，甚麼事情都是靠彌生男主角你也太廢了吧

希望能用一、兩天一篇的速度來更新

另外，整個看下來h的情節真的少得可憐

也讓我想過要不要把整個結構修改後直接發到一般小說的論壇去(笑)

不過我已經預計了後面將是滿滿的秀色的故事，希望大家能有耐心的拭目以待

就如篇名收成一樣，現在還在翻土呢XDDDDDDDDDDDDD

今晚對彌生而言是極度不安的一晚。

坦若石漱是去找客戶，那就算不帶她去也會要求相關的協助。

就算是去玩樂找女人，他也一定會據實以告，就算說謊他臉上的表情也騙不過她的。

但今晚他的臉色格外的凝重，而且司機和其他人都沒帶去！

而是一人坐計程車去，這使彌生感到不安………

仔細想想石漱剛開始沉默又膽怯，常常躲在彌生的身邊，引來不少訕笑。

隨著經驗和學習的累積，石漱變得更有自信，不……雖然不想承認，但是與其說自信，講為自大更為貼切吧。

加上自從那30人的淫亂派對之後，石漱也開始大膽起來，時常進出惡名昭彰的紅燈區，還有時常傳出他對於部分女性的性騷擾，不過在於毫無證據和證人的狀況之下，別說司法機關，就連八卦雜誌也只是隨手寫篇報導草草帶過，加上雖然是臨時買來的但是突如其來誇張的修改工程，以及連同自己在內把那30多名女孩一併帶了進來，當作傭人、廚師、司機等………這都使得石漱的名聲遭到不少批評。

彌生甚至想著這也未免太剛好了，挑個30人居然都有符合現在工作的技能，也不知道石漱是怎麼講的居然30人都不漏的進來，而且現在增加到了75人………

這棟豪宅宛若事石漱的後宮一樣，而且手法也相當的巧妙，輪班暗門密道之類的手段，外面難聽的報導最高也只報到私藏20人，但最讓彌生難過的應該就是由豪宅的機能轉變成淫窟之時，她永遠只能當統籌事前計畫的人，而且都只能在一旁觀看自己的身體和靈魂渴求的男人正化為慾望的野獸蹂躪著其他女子時，就只對自己視而不見………

而且不能更換內衣褲使得身體搔癢不堪，每次都是被要求裸體之後拿著自己的內衣褲幫忙自慰之後，都一定會被徹底的羞辱一番。

「彌生小姐…………」

這個聲音打斷了彌生的思考。

「您還好吧。」

一臉擔心的是這座豪宅的傭人之一，瑪莉。

「還好………」

「先喝點水吧，這麼晚了您不睡嗎？」

瑪莉擔心的把水遞給了彌生。

「我還好，只是有點擔心他而已，妳呢？對於這裡………」

瑪莉用手指堵住了彌生的嘴，並搖了搖頭說道。

「這個………事實上還可以，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太過深入這件事情。」

「是嗎………妳先去睡吧，由我來守門。」

不管怎麼說，彌生最擔心的人永遠都是石漱，坦若發生了甚麼事情，若石漱第一眼看到的人是彌生，第一個依賴的是彌生的話，這對彌生而言是值得安慰的事情。

「喔喔，是嗎？那我不客氣了，祝您有個美好的夜晚，夫人。」瑪莉惡作劇般的笑了。

彌生反到是被突如其來的一招嚇到了，就這麼的目送著瑪莉回房間裏去。

不知不覺過了兩個鐘頭了，才終於看到石漱一臉倦容的踏進大門。

「回來啦，那個會餓嗎？還是想先洗個澡讓身體放鬆。」

此時彌生的表情就像是看著夜歸的孩子而一臉擔心的母親。

「居然是妳啊。」石漱相當不悅的說道………

「我……我很擔心您……怎麼了？」彌生嚇到了，石漱身上沒有一絲的酒味，雖然疲倦但臉上那險峻的神情倒是前所未見的。

「啪！」彌生還沒反應過來，石漱就一巴掌打下去了。

「我做錯了甚麼嗎？………」彌生雖然面無表情，但她知道心理不安的部分逐漸擴大。

「哦………什麼時候我打妳需要理由的啊。」

「啪、啪、啪」石漱抓著彌生連打了三個巴掌。

「話說穿的像蕩婦一樣是想勾引誰啊？萬一進門的不是我是其他男人，妳要怎樣啊………」

彌生身上穿的是透明的睡衣，事實上她平常也是如此穿著，這只是石漱單純的把怒火發洩在彌生身上罷了。

「真是惹人厭惡啊………話說為什麼要反駁我的話呢？妳不是說過永遠成為我的一部份，徹底為我一人而活的？」

「是的，您說的沒錯，但是我絲毫沒有背叛您的意思，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取悅您才………」

「蹦」這次而非八掌，而是一拳打了下去，彌生美麗的臉龐除了掌印之外，也瘀青了，鼻子和嘴角滲出了血絲。

「還說沒有啊，那您的母親呢？」

「這………」

「還有還有，雖然剛認識時那幾次有看到跟在妳後面的那個傭人，叫麻美對吧，可否介紹給我認識認識………我啊，聽過妳父親的描述時就十分希望把她弄來這裏呢。」

「您見過我父親了。」彌生不敢相信，同時她內心的不安也慢慢的有了輪廓。

「猜出來了吧……今晚我就是去見妳父親啊。」石漱不懷好意的把話說完之後，主動的升出舌頭把彌生的血給舔了乾淨。

「唔………真難吃啊，還以為大家說美女的鮮血是最香甜的，沒想到居然也是鐵鏽味啊。」

彌生也顧不得石漱對她是褒是貶的評價，也不在乎石漱是否會再用暴力相向，直接詢問道。

「我的父親到底說了甚麼，難道他恐嚇你了嗎………」

「我有這麼好恐嚇嗎？哈哈，是啊他不僅恐嚇我，也恐嚇妳啊………居然拿妳母親和麻美出來，我都不知道她們兩在妳心中這麼有份量啊……」

「不……不會的，我不會背叛您的，求求您相信我………」

「要我怎麼相信啊？盧恩石集團卻卻實實是妳造就出來的，萬一妳父親綁著他們兩個動根指頭，妳會不會連同集團一起把自己賣回去啊？田中總裁？」

田中總裁是對石漱的蔑稱，但無庸置疑也是對彌生的能力所敬畏的尊稱，此時石漱就有如要失去一切的表情，尤其後面的稱呼一講出來顯得格外淒涼。

「我永遠的效忠於您，不管您當我是甚麼，奴隸、工具、家畜，我只希望我能夠把自己所有的能力發揮出來，協助您獲得您想要的東西。」

「說的真好聽啊，那那兩個人該……」

「對我好的只有媽媽和麻美……但是我希望您能夠幫忙把她們從我父親手中給奪回來，不過……這只是奢望吧，我也只能說隨您的處置了。」

彌生也猜出個大概了，石漱恐怕是容不下那兩個人。

「這場戰爭的關鍵是在哪妳知道嗎？」

「戰爭？」

「沒錯，妳的父親毋庸置疑和我宣戰了，我來告訴妳，妳的手段和能力就是整場勝富的關鍵之一。」

「是………我會協助您的。」

「我剛也說過了，掌握住妳就可以得到勝利，妳人在我身邊，但我不知道妳的心在哪啊……」

外表或許平靜不少了，事實上彌生的內心已經展開了有生以來最慘烈的價值觀的戰爭，最後哀怨的說：「我發誓永遠服從您，犧牲……應該是在所難免的吧……」

「很好，我先去洗澡，妳把所有人叫起來梳洗一下，脫光衣服都到大浴池那服侍我，順便叫她們把道具通通準備好。」

此時房子熱鬧的規模簡直就像是在開盛大的派對一樣，要不是石漱對於性慾處理上特別謹慎，加裝了不少隔音隔光的設施，恐怕住在附近的人都會起來抗議吧。

經由初步淋浴洗乾淨身體的石漱，正在泡在浴池中，看著眼前75個女人。

「各位女士們，這麼晚叫醒妳們真的很抱歉，不過妳們沒資格也沒權利拒絕就是了。」石漱的冷笑使得室溫降低了不少，即使熱水的的蒸氣好像也無法溫暖起來。

「我啊，算是一個活在天堂的男人吧，75，有人知道這個數字是甚麼意思嗎？沒錯，就是被我開了苞之後待在這裏的人數啊，還有平常怎麼幹活的，現在居然都只待在這看著，想挨打還是不想吃飯了啊。」

語畢，眾人急急忙忙的服侍石漱，但是全身都用遍了也不可能75人都上場，15人已經是極限了，剩的60人只好「表演」石漱最愛看的自慰秀，20人圍成一圈，極速自慰之後一同潮吹，這種默契和壯觀程度堪稱絕景啊。

接著也有疊羅漢的方式堆疊到10人。

10個粉嫩含蓄的鮑魚連綿不絕的堆疊在一起，並緩緩的從洞中流出水來，也不得不配服她們在體位上的調整，離的太進肛門的出現會對於整體的美感平衡帶來突兀的效果，太遠反而會看不清楚性器的模樣，現在的姿態就是一個性與美的境界。

接著旁邊又來了十個女子，由上至下挑逗陰核、挖穴、掰開陰唇等，這手勢也絲毫沒阻礙住石漱對這藝術的欣賞。

「嗚…………」

很明顯的要來了，這聲音此起彼落，但是大家都沒有放鬆的樣子，很明顯在忍耐甚麼。

此時最上面的女孩開口了。

「準……備好了…吧……去啦………………」

由上至下最上面的女孩潮吹之後，很有默契的第二個女孩立即潮吹了，就這樣第三個、第四個………直至第十個結束，也過去了一分半左右了。

彌生大感訝異，居然有如此好的默契和力量，更重要的是雖然10人被挑逗也一樣有時間差，但是越下面的女孩顯得忍耐力更強，不過讓人感到再意的是從一開始20人集體自慰時，就有人拿著杯子去接，是要做甚麼？

而且今晚的內容自己都沒看過，難道是石漱私底下調教的？

彌生的第一個疑問很快的得到了解答，一個溫熱又淫麋的氣味飄進她的鼻子裏，看到有人拿著一只仿骨董式的酒壺，彌生好奇的看了看裏面裝滿了透明又帶點白色的黏稠液體。

「這難道是………」

「是的，這是收集剛剛40多人份量的淫液，不過因為每人高潮的時間不同，於是就隔水加熱來保溫。」

「這是要……做什麼啊………」

「彌生」石漱叫喚著她。

「是」彌生立刻到達石漱那裏。

「我來告訴妳這壺東西的用途。」語畢，石漱接過酒壺一飲而盡。

「這……這……」

「妳是想說這會不會太變態了啊，別忘了妳可是連尿都喝的馬桶女啊，居然還敢對我的用餐有所意見。」

「啪」石漱這次是因為好玩把彌生打進了水裏。

「咳……咳……」

「如何啊，本大爺洗澡水的滋味。」

「是………」

「妳又是什麼啊，真是的，有時真搞不清楚妳這女人在說什麼再想什麼呢。」

「算了，反正明天，不，應該說是今天開始日本是黃金週的假期，公司那裏我也派人打理收集情報，這裏也會有人接應，我打算暫時好好放的假。」

「是………」彌生疑惑著，這不是一開始就決定好的事情嗎？

「也就是說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增加第76人了………而且可以日以繼夜的調教，說真的妳那如狗屁般的誓言一點意義都沒有，是時候該確認妳對我的忠誠了。」

「怎……怎麼這樣……我永遠效忠您的。」

「既然效忠於我，把第一次獻給我不就是種儀式嗎……」

「這………」

彌生反而猶豫了，難道自己的第一次要這樣的獻給他嗎？

「更何況………要說妳聽話好呢？還是說妳不聽話好呢………」

「甚麼？」

「我是叫妳一個月不准換內衣褲，妳確實有做到，那濃厚淫糜的味道，和逐漸染黃的白色布料啊。」

彌生又羞又恥紅著臉蛋。

「有啥好害羞的阿，小蕩婦……不過我剛剛應該有說脫光衣服吧，怎麼只有妳穿著呢？」

太大意了，因為平常石漱辦事時，彌生不論是穿西裝領帶或是睡衣都一定是穿得整整齊齊的，在一旁觀看。

「算了，不過也幸好剛剛打到水裏時，內褲沒動多濕，順便告訴妳這75人都是我親自調教的，調教的不錯吧。」石漱一邊講一邊用雙手在彌生的身上遊走，並慢慢的脫到只剩內褲。

76個女孩子不少人是高潮到虛脫在旁邊喘著氣，也有部分因為深夜被叫醒進入半夢半醒之中，剩的4、5人在一旁待命準備服侍石漱，還有一人在幫忙口交維持石漱的雄偉。

「都不說話啊，真是的……順便講一下當我提出包養條件時，她們沒有一個人願意，真是的有錢拿得享受不要，偏偏要等我把她們徹底強暴之後才來這裏當苦力啊。」

「什麼！」

彌生嚇到了，她萬萬沒想到石漱居然這麼做，以往一些性騷擾和性侵的傳聞時有所聞，但因為毫無證據，甚至沒有法院的通知，她也就只認為是石漱在嫖妓時和妓女起糾紛，並且有些不懷好意的人惡意中傷罷了，沒想到他真的跑去強暴這麼多的女孩………

「您這是犯罪啊……我會代替您像這些無辜的女孩道歉，您就放了她們，我可以保證您一點事情都沒有，我求求您放了她們吧。」彌生如此哀求著。

「啪、啪」連續兩巴掌毫不留情的打在彌生臉上。

「真蠢啊，喂，告訴這愚蠢的女人，為什麼妳們會留在這裏。」

「當然是為了服侍如此優秀的男人啊。」

「當時被強暴時也是百般不願意啦。」

「不過要我從此遠離如此雄壯的……」

「總之我就是不想離開啦。」

「彌生姐把自己徹底的犧牲奉獻給一個男人可不是妳的專利喔。」

類似的意見此起彼落，彌生聽到都傻了。

「聽到了沒，她們和妳一樣，都是為了我去死也行的工具，不，說玩具應該比較貼切吧……

只不過，妳是在我身上看到無限的才華和可能妳才和我在一起，這點我很感激我也從妳身上學到了不少，光是調教跟蹤強暴之後的說服工作就讓我受益無窮，而她們是受到了我絕對性的征服而感到幸福的，現在的妳都知道了吧。」

彌生還沒從驚嚇之中回覆過來。

「聊天也聊得夠久了，現在太陽都快出來了吧，快去整理自己然後準備好一切，我要專心讓75變成76。」

「等等，這實在是………」

「好了，覺悟吧。」

「啊！！！！！！」彌生初次的慘叫傳遍了整棟房子。

彌生感到下體傳來強烈的疼痛而忍不住哀嚎！

她驚恐的往下一看，石漱也才把三分之一左右的分身進入她的體內。

恐懼，現在的彌生徹底體會到排山倒海般的恐懼。

雖然未經過人事，但是彌生在看淫亂秀時也濕了不少。

。

但是僅僅三分之一就快要把自己給塞滿，也只有三分之一就讓自己疼痛不已。

之前那群女孩到底是怎麼忍耐讓他完全進入，而接著石漱會不會徹底的進去。

彌生不敢去想…………

「哼，別那麼緊張，妳早該要有心理準備的，本來是想等一切都結束後再來開苞的，但是沒辦法，妳的忠誠根本不夠，這對妳不僅是賞識給妳的獎勵，但也同時是對妳的忠誠不足的懲罰。」

「這是什麼意思………」

「放心，妳很快就會了解到了。」石漱用力的把腰一挺，完全的進入彌生體內了。

「啊……啊………」

本以為彌生會撕開喉嚨大聲的哀嚎，沒想到因為過度的疼痛彌生暈死過去了。

「哼……真沒用啊。」

在一旁的女孩們急急忙忙的從浴池中打水往彌生臉上潑去。

「嗚………………………」

「還沒醒啊。」

石漱不屑的把彌生的頭壓入水中，不到十秒鐘彌生就猛烈的掙扎。

「咳………咳……………」

「醒過來了沒？」石漱更加不耐煩的打了一巴掌。

彌生還處在於恍神的狀態，在石漱的一巴掌之後才驚覺剛剛發生了甚麼事情，本來遺忘的下體的疼痛，突然回復了。

「痛………」

彌生低聲的述說的，在石漱耳裡聽來就像是討饒一般，讓石漱更加的興奮。

「痛？妳很痛嗎？妳還以為整屋子、整公司的人都叫妳小姐，妳就真的與眾不同嗎？」

「我沒有………」

「妳仔細的看清楚了，妳眼前的75人，每天服侍著你我的75人，她們可都是被我一次徹底的進去，她們也有人喊痛也有人哀嚎，但是只有妳一人如此的沒用暈過去了。」

「不，我沒這個意思。」彌生此時就像是個無助的孩子一般。

「主人，我們的確是撐著，但是您也不能怪小姐，她為您盡心盡力不能單就只為了做愛而否定她。」瑪莉這時挺身出來說話了。

「是啊……這個家也是小姐在幫忙維繫的。」

眾人也拼命的附何瑪莉的話，幫彌生求情。

而石漱只是要彌生徹底的臣服於他，徹底的擁有彌生，或許這是愛與佔有慾綜合起來之後一種最偏激的表現行為吧，因此如果單就彌聲討饒或反駁，石漱會當作遊戲一般笑著從精神從肉體上欺負彌生罷了。

但是………瑪莉一帶頭求情，這無庸置疑不僅是把石漱內心快熄滅的怒火重新搧風點燃之外，更是一種火上加油的行為。

「瑪莉………給我過來…………」

這個語氣冰冷到不行，眾人才驚覺不妙自己說了甚麼。

每個人都恐懼的望著瑪莉和用下半身征服自己的男人。

「瑪莉，平常妳做事認真又勤奮，也真的懂得討我歡心，幫彌生分憂這我看在眼裏。」

瑪莉勉強鼓起勇氣接近石漱，石漱就用自己的手指愛撫的瑪莉的下體。

「而且啊，妳的肉體真的不錯，和妳做愛也是很舒服的。」

彌生事實上也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眾人也只能在一旁觀望著。

石漱還是用高超的手法輕鬆的愛撫著瑪莉，瑪莉瞬間就洪水氾濫了。

「妳看看，小蕩婦濕的這麼厲害啊，來來來，乖乖的坐著我也方便爽一爽。」

「不，我不是來此接受主人的寵愛，而是希望您對………啊！！！！！！！」

話還沒說完，石漱立刻把整隻手臂塞入了瑪莉的陰道，這手臂又粗又結實，即使瑪莉可以忍受的住石漱一次的突刺，但也很難承受的住整隻手臂的大小，血不斷的流出來。

「哎呀呀………瑪莉妳已經不是處女了吧……哦？難不成是月事來了？哈哈哈哈哈，妳早該告訴我的，這樣我今晚就不會叫妳服侍我啊。」

瑪莉痛的暈死過去了，但石漱的手不僅沒抽出來，還有不斷往前深入的跡象。

「還在那裏做甚麼？叫醒她！」

眾人都嚇傻了，在石漱一吼才勉強的有幾個人拿起水潑醒瑪莉。

「你…………」

彌生訝異的說不出話來。

「混蛋，對我講話居然不用敬語，妳這個賤貨。」

石漱的靈活度似乎鍛鍊到一個境界了，雙腳站立在浴池上，陰莖徹底進入彌生體內頂著她，左手在瑪莉的陰道內，右手還能在盛怒之下對彌生的腹部多打幾拳。

「啊！………不……求求您……不要……我請求您……我錯了………我只是一條母狗……我求您…求您啦……」

剛醒來的瑪莉似乎感覺到了石漱的手有異狀，而不斷的討饒。

「是嗎？小母狗。」

「是………是的……」瑪莉一邊流著淚一邊討饒，臉上放鬆的表情也讓眾人認為，石漱原諒她了。

「可惜啊………妳的小屄被我整成這個樣子………用不了了。」石漱一副可惜的樣子說到。

但大家都知道，他眼神內的笑意是多麼的殘忍，但沒有人阻止的了。

「不………不要啊！！！！！！」

這恐怕是有史以來最可憐的慘叫。

只見瑪莉的身體不斷的痙攣、哀嚎，下體的血也變多了。

而只見石漱像是在挖甚麼似的動著他的手臂。

「求求您，饒了她吧。」彌生很快的查覺出自己身旁的男人在打著一個極度殘忍的主義。

原本尖銳又漫長的哀嚎終於停下來，可憐的瑪莉只能虛弱的喘息。

其他的女孩也只能充滿恐懼的看這場血腥又變態的性愛秀。

不一會的功夫，石漱的手從陰道出來，手上還握著一團血淋淋的東西。

他立刻放到水裏整個水池都染紅了，再拿出來一看……是子宮………是瑪莉的子宮。

照理講子宮上應該還有韌帶在固定的……居然也一並扯下來。

此時石漱從彌生體內抽了出來。

「還愣在那做甚麼？難道妳們的子宮也想被扯下來嗎？………」

說完大家才惶恐的有了動作，也發現所有的人都嚇的小便失禁了。

也有一部份的人是大小便都失禁，這讓石漱更加的開心了。

「不要清理，這真是絕景啊！74人一起大小便失禁，大便失禁的現在立刻把大便吃回去，還有這女的不是處女了，該怎麼辦應該知道吧。」

彌生還沒搞懂是甚麼狀況時，大便失禁的人正在努力的吃大便，其他人則是在努力的拿杯子自慰，準備把高潮後的淫水收集幾來，也有人跑到彌生那去。

「小姐，失禮了，請配合一下。」接著把彌生沾著處女血液的內褲給脫了下來，然後幫彌生自慰，雖然嚇到了也只好配合，也有人跑去幫石漱口交，此時石漱正在把玩著子宮……

不一會的功夫彌生洩了，一旁的女僕賽吉兒拿起一個盆子接著，然後把內褲放進裏面泡了兩三下。

此時石漱正舔著剛剛幫彌生自慰的女孩的手或口。

「已經好了啊？」

「是………」

此時賽吉兒正在把處理好的內褲給小心翼翼的拿去別地方，彌生想著石漱之前有過類似的紀錄，該不會他有收藏這種東西的癖好吧……

接著讓彌生更訝異了，石漱先舔了舔盆中的淫水，然後命人抓住彌生，光溜溜的下體就這樣徹底的面對著石漱，彌生又驚又羞的，石漱立刻對著彌生的陰部吸吮著。

「嗯……哼……哼……啊………」

又吸又舔又咬的，彌生的情慾又被挑逗了起來，又洩了一次到石漱的口中，當然石漱一滴不剩的喝個乾乾淨淨。

「接下來………該吃早餐了。」彌生想著又怎麼了………

此時石漱喝著水壺中的清水，彌生百思不得其解的看著他。

「把味道蓋掉。」石漱這種極度惡意的笑容讓彌生感到恐懼，她不敢去猜………就怕石漱是真的如她所想的，要作出前所未有的變態行徑。

「看來妳也猜中了啊。」

「難道…………」

真如彌生所想剛剛所有人高潮後的淫水全部加入盆子中和彌生的淫水混合，當然也加入了瑪莉的子宮。

就這樣放入熱水中加熱並且攪拌3分鐘後。

石漱毫不猶豫的大口大口的喝著淫水，這時大家戒慎惶恐的看著，然後一口一口的吃著子宮，可憐的瑪莉一邊痙攣的抖動，一邊流著血口吐白沫的昏死過去了。

吃完之後眾人用一種不可置信的眼神看著石漱，石漱就一腳踏在瑪莉的下陰上。

「看到了沒？違抗我的下場，這就是血淋淋的榜樣！」然後腳使勁一踩，瑪莉噴出了血尿。

慢慢的……慢慢的……不動了………瑪莉死了，但是這個恐懼也徹底的深入眾人心中。

「準備車子，還有把這裏打掃乾淨，另外把這個母狗剁了之後煮起來。」

彌生不可置信當初選擇的石漱如今卻………但是這個念頭也只有一陣子，因為車子讓彌生徹底的迷惑。

「別想逃，老子有的是休假，妳的調教……才剛開始。」石漱就著麼的一把抓住彌生。

彌生的疑問也得到了解答，是一種極為迷你的馬車，不夠高也不夠大，在是在平面上加寬加長，宛如一張床一樣，只是拉的東西不是狗、馬、驢、牛之類的，而是12個女孩身上套著繩子，宛如自己放棄了人類的身分一樣。

「放心吧，我會讓妳徹底的對我永遠完整的忠誠。」

彌生的內心深處發出了後悔的哀嚎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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